
基
隆
市
立
明
德
國
中
一
一
三
學
年
度
語
文
競
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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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花
樹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畢 

璞 

 
 

世
間
上
有
許
多
事
往
往
費
盡
心
力
去
追
求
而
不
可
得
；
但
是
，
也
常
會
在
無
意
中
得
到
企
盼
已
久

的
事
物
。
這
種
﹁
失
﹂
的
惆
悵
和
﹁
得
﹂
的
驚
喜
，
不
論
事
情
的
大
小
，
在
身
受
者
的
心
中
多
少
會

形
成
一
種
衝
激
，
使
得
平
淡
的
人
生
，
泛
起
了
微
微
的
波
瀾
。 

 
 

日
前
，
曾
經
為
了
避
免
人
潮
，
在
花
季
開
始
之
前
，
與
女
友
數
人
前
往
陽
明
山
欣
賞
早
梅
。
然

而
，
也
許
花
期
未
到
，
那
些
光
禿
禿
的
，
不
知
是
梅
還
是
櫻
的
枝
頭
上
，
只
不
過
點
綴
著
疏
疏
落
落
、

怯
生
生
、
瘦
伶
伶
的
幾
朵
單
薄
白
色
花
兒
，
一
點
兒
美
感
都
沒
有
，
使
得
我
們
乘
興
而
去
，
敗
興
而

返
。 

 
 

前
兩
天
，
偶
然
從
我
家
附
近
一
條
我
極
少
經
過
的
小
徑
走
過
，
偶
一
抬
頭
，
那
幢
深
院
大
宅
的

高
高
圍
牆
內
，
赫
然
聳
立
著
一
樹
艷
紅
的
繁
花
，
使
得
它
旁
邊
的
群
樹
完
全
失
色
。
喝
！
踏
破
鐵
鞋

無
覓
處
，
得
來
全
不
費
工
夫
，
何
必
迢
迢
遠
路
跑
到
陽
明
山
去
人
擠
人
的
看
花
呢
？
如
此
艷
麗
的
一

株
花
樹
，
不
就
在
距
離
我
家
不
到
五
分
鐘
的
路
程
內
嗎
？ 

 
 

隔
著
圍
牆
，
我
癡
癡
地
向
內
抬
頭
眺
望
。
那
棵
花
樹
起
碼
有
兩
丈
高
，
枝
椏
濃
密
，
開
滿
了
紅

灼
灼
的
小
花
，
這
些
小
花
一
叢
叢
、
一
簇
簇
的
倒
垂
著
、
盛
放
著
，
我
一
看
，
就
確
定
是
櫻
花
，
而

且
一
點
疑
惑
也
沒
有
。 

 
 

冰
雪
之
姿
的
梅
花
不
是
這
個
樣
子
的
，
即
使
是
盛
開
，
也
只
是
綴
在
枝
頭
而
不
會
成
簇
地
垂
吊

著
；
比
起
來
，
疏
影
橫
斜
、
暗
香
浮
動
的
梅
花
，
在
格
調
上
比
櫻
花
高
雅
得
多
了
。
正
如
東
瀛
少
女

也
有
楚
楚
動
人
的
，
但
總
嫌
小
家
子
氣
，
哪
有
我
們
中
華
美
女
的
國
色
天
香
、
雍
容
華
貴
？ 

 
 

儘
管
如
此
，
在
鬧
市
的
路
旁
，
這
樣
滿
枝
紅
雲
的
花
樹
，
還
是
占
盡
風
情
，
極
其
出
色
的
。
我

癡
立
牆
外
好
一
會
兒
，
把
這
一
樹
怒
放
的
櫻
花
端
詳
夠
了
，
這
才
依
依
不
捨
地
離
去
。
在
它
們
還
沒

有
凋
謝
之
前
，
我
還
會
再
來
的
；
我
怎
能
放
棄
這
個
在
市
廛
賞
花
的
良
機
？ 

 
 

偶
然
看
到
盛
開
的
櫻
花
是
一
次
驚
艷
，
想
不
到
，
另
一
天
，
我
又
在
另
外
一
條
馬
路
旁
，
意
外

地
看
到
了
滿
樹
變
紅
的
楓
葉
，
湊
成
了
兩
次
驚
艷
。 

 
 

楓
樹
本
來
就
是
我
最
喜
愛
的
樹
，
它
夏
天
裡
茂
密
的
濃
蔭
和
秋
冬
後
斑
斕
的
彩
葉
都
是
我
所
欣

賞
的
；
可
惜
，
在
寶
島
上
難
得
看
到
紅
葉
，
偶
然
一
睹
，
雖
則
紅
而
不
艷
，
又
只
是
孤
零
零
的
一
棵
，

我
仍
然
感
到
狂
喜
。
徘
徊
樹
下
良
久
，
很
想
掇
拾
一
兩
片
回
去
作
紀
念
，
楓
樹
卻
是
吝
嗇
得
連
一
片

枯
葉
都
不
肯
飄
下
。 

 
 

滿
樹
繁
櫻
和
變
紅
的
霜
藥
都
是
我
一
直
渴
望
看
到
而
沒
有
機
會
看
得
到
的
；
如
今
，
卻
在
兩
日

之
內
無
意
中
看
到
了
，
人
生
的
得
與
失
，
又
豈
能
逆
料
？
兩
次
小
小
的
驚
艷
，
在
別
人
眼
中
也
許
只

是
微
不
足
道
；
而
我
，
便
已
深
深
感
謝
大
自
然
的
賜
予
。 



二
、
水
中
的
藍
天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林
清
玄 

 
 

開
車
從
鶯
歌
到
樹
林
，
經
過
一
個
名
叫
﹁
柑
園
﹂
的
地
方
，
看
到
幾
個
農
夫
正
在
插
秧
。
由
於
太

久
沒
看
到
農
夫
插
秧
了
，
再
加
上
春
日
景
明
，
大
地
遼
闊
，
使
我
為
那
無
聲
的
畫
面
感
動
，
忍
不
住

下
車
。
農
夫
彎
腰
的
姿
勢
正
如
飽
滿
的
稻
穗
，
一
步
一
步
將
秧
苗
插
進
水
田
，
並
細
緻
敬
謹
的
往
後

退
去
。  

 
 

每
次
看
到
農
人
在
田
裡
專
心
工
作
，
心
裡
就
為
那
勞
動
的
美
所
感
動
。
特
別
是
插
秧
的
姿
勢
最

美
，
這
世
間
大
部
分
的
工
作
都
是
向
前
的
，
唯
有
插
秧
是
向
後
的
，
也
只
有
向
後
插
秧
，
才
能
插
出

筆
直
的
稻
田
；
那
彎
腰
退
後
的
樣
子
，
總
使
我
想
起
從
前
隨
父
親
在
田
間
工
作
的
情
景
，
生
起
感
恩

和
恭
敬
的
心
。  

 
 

我
站
在
田
岸
邊
，
面
對
著
新
舖
著
綠
秧
的
土
地
，
深
深
的
呼
吸
，
感
覺
到
春
天
真
的
來
了
，
空

氣
裡
有
各
種
薰
人
的
香
氣
。
剛
下
過
連
綿
春
雨
的
田
地
，
不
僅
有
著
迷
蒙
之
美
，
也
使
得
土
地
濕
軟
，

種
作
更
為
容
易
。
春
日
真
好
，
春
雨
也
好
！ 

 
 

看
著
農
夫
的
身
影
，
我
想
起
一
首
禪
詩
：
手
把
青
秧
插
滿
田
，
低
頭
便
見
水
中
天
；
六
根
清
淨

方
為
道
，
退
步
原
來
是
向
前
。
這
是
一
首
以
生
活
的
插
秧
來
象
徵
在
心
田
插
秧
的
詩
。
意
思
是
唯
有

在
心
田
裡
插
秧
的
人
，
才
能
從
心
水
中
看
見
廣
闊
的
藍
天
，
只
有
六
根
清
淨
才
是
修
行
者
唯
一
的
道

路
；
要
趣
人
那
清
淨
之
境
，
只
有
反
觀
回
轉
自
己
的
心
，
就
像
農
夫
插
秧
一
樣
，
退
步
原
來
正
是
向

前
。 

 
 

站
在
百
尺
竿
頭
的
人
，
若
要
更
進
一
步
，
就
不
能
向
前
飛
躍
，
否
則
便
會
粉
身
碎
骨
。
只
有
先

從
竿
頭
滑
下
，
才
能
去
爬
一
百
零
一
尺
的
竿
子
。
人
生
裡
退
後
一
步
並
不
全
是
壞
的
，
如
果
在
前
進

時
採
取
後
退
的
姿
勢
，
以
謙
讓
恭
謹
的
方
式
向
前
，
就
更
完
美
了
。
﹁
前
進
﹂
與
﹁
後
退
﹂
不
是
絕

對
的
，
假
如
在
欲
望
的
追
求
中
，
性
靈
沒
有
提
升
，
則
前
進
正
是
後
退
，
反
之
，
若
在
失
敗
中
挫
折

裡
，
心
性
有
所
覺
醒
，
則
後
退
正
是
前
進
。 

 
 

農
人
退
後
插
秧
，
是
前
進
，
還
是
退
後
呢
？
記
得
從
前
在
小
乘
佛
教
國
家
旅
行
，
進
佛
寺
禮
拜
，

寺
院
的
執
事
總
會
教
導
，
離
開
大
殿
時
必
須
彎
腰
後
退
，
以
表
示
對
佛
的
恭
敬
。 

 
 

此
刻
看
著
農
夫
彎
腰
後
退
插
秧
的
姿
勢
，
想
到
與
佛
寺
離
去
時
的
姿
勢
多
麼
相
像
，
彷
彿
從
那

細
緻
的
後
退
中
，
看
見
了
每
一
株
秧
苗
都
有
佛
的
存
在
。 

 
 

﹁
青
青
秧
苗
，
皆
是
法
身
﹂
，
農
人
幾
千
年
來
就
以
美
麗
謙
卑
的
姿
勢
那
樣
的
實
踐
著
。
那
美

麗
的
姿
勢
化
成
金
黃
色
的
稻
穗
，
那
彎
腰
的
謙
卑
則
化
為
累
累
垂
首
的
稻
子
，
在
土
地
中
生
長
，
從

無
到
有
、
無
中
生
有
，
不
正
是
法
身
顯
化
的
奇
跡
嗎
？ 

 
 

從
柑
園
的
農
田
離
開
，
車
於
穿
行
過
柳
樹
與
七
里
香
夾
道
的
小
路
，
我
的
身
心
爽
然
，
有
如
山

間
溪
流
一
樣
明
淨
，
好
像
剛
剛
在
佛
寺
裡
虔
誠
的
拜
過
佛
，
正
彎
腰
往
寺
門
的
方
向
退
去
。 

 
 

空
中
的
藍
天
與
水
中
的
藍
天
一
起
包
圍
著
我
，
從
兩
頰
飛
過
，
帶
著
音
樂
。 



三
、
花
園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唐
慧
兒 

 
 

一
般
英
國
住
家
的
門
前
和
後
院
都
有
一
塊
綠
地
叫
花
園
。
回
想
起
十
多
年
前
我
和
兒
子
剛
來
英
國

時
，
門
前
的
﹁
花
園
﹂
曾
是
我
們
融
入
英
國
社
會
的
小
橋
。  

 
 

那
時
我
又
忙
又
累
。
每
天
上
班
、
採
購
、
做
飯
、
監
督
兒
子
做
功
課…

…

腦
子
裏
就
是
工
作
、

兒
子
、
簽
證
，
世
界
在
我
心
中
很
小
。
房
子
是
租
的
，
門
前
和
後
院
的
地
是
綠
還
是
黃
，
好
像
沒
注

意
過
。  

 
 

那
天
我
下
班
回
家
，
看
見
左
鄰
居
七
十
多
歲
的
麥
克
夫
婦
、
右
鄰
洛
拉
夫
人
和
我
十
二
歲
的
兒

子
在
我
家
門
前
的
﹁
花
園
﹂
裏
，
麥
克
撐
著
垃
圾
袋
，
洛
拉
夫
人
正
往
裏
裝
碎
樹
枝
，
兒
子
正
在
掏

矮
樹
牆
中
的
爛
紙
片
。
我
感
到
難
為
情
，
意
識
到
﹁
花
園
﹂
的
雜
亂
不
堪
。  

 
 

我
開
始
注
意
收
拾
和
整
理
花
園
，
清
除
雜
草
、
打
理
玫
瑰
、
修
剪
樹
牆
、
澆
水
等
等
。
後
來
這

成
了
我
百
忙
中
也
不
會
忘
記
的
一
項
操
作
，
我
變
得
從
心
裏
樂
意
做
。
每
當
我
戴
上
手
套
，
拿
起
工

具
，
兒
子
就
跟
出
來
一
起
做
。
這
時
我
專
心
致
志
，
眼
前
的
綠
樹
和
青
草
使
我
感
到
生
機
盎
然
，
泥

土
的
芳
香
沁
人
心
脾
，
疲
勞
和
憂
心
的
事
一
掃
而
盡
。
我
想
這
也
許
是
英
國
人
愛
做
花
園
的
原
因
吧
。  

 
 

每
當
這
時
，
老
麥
克
夫
婦
和
洛
拉
夫
婦
，
都
常
出
現
在
各
自
門
前
的
花
園
裏
，
和
我
們
搭
話
。

兒
子
的
英
語
進
步
得
飛
快
，
他
總
愛
回
答
他
們
的
問
題
，
並
逗
得
他
們
開
心
大
笑
。
他
們
說
他
很
幽

默
。
他
使
他
們
知
道
中
國
的
自
行
車
世
界
、
粽
子
的
來
歷
和
月
餅
的
意
義
。  

 
 

麥
克
夫
婦
每
次
都
把
電
剪
拿
出
來
借
給
我
們
用
，
用
來
修
理
樹
牆
，
這
樣
能
省
不
少
力
。
後
來

兒
子
成
了
電
剪
﹁
能
手
﹂
，
每
次
都
把
麥
克
夫
婦
和
洛
拉
夫
婦
家
的
樹
牆
，
還
有
鄰
近
幾
家
的
樹
牆

順
手
都
修
剪
好
，
並
把
剪
下
的
枝
葉
清
理
乾
淨
。
我
和
兒
子
走
在
街
上
，
向
我
們
打
招
呼
的
人
多
起

來
了
。  

 
 

洛
拉
先
生
是
優
秀
的
業
餘
網
球
和
足
球
運
動
員
，
他
常
帶
我
的
兒
子
到
他
的
運
動
俱
樂
部
去
。

後
來
我
的
兒
子
上
大
學
後
，
先
後
是
巴
斯
大
學
和
烏
維
克
大
學
的
網
球
和
足
球
選
手
。 

 
 

十
多
年
過
去
了
，
我
們
和
洛
拉
夫
婦
早
已
搬
離
，
麥
克
夫
婦
先
後
離
世
。
已
成
家
的
兒
子
昨
天

來
電
話
說
，
他
開
車
路
過
那
裏
，
特
意
停
下
，
到
那
門
前
的
﹁
花
園
﹂
旁
邊
站
了
好
一
會
兒
。 

     



四
、
酸
甜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蔣 

勳 

 
 

﹁
品
味
﹂
兩
個
字
，
直
譯
也
就
是
﹁
品
嘗
味
覺
﹂
。 

 
 

把
糖
放
在
口
中
，
以
舌
尖
為
主
，
整
個
口
腔
會
蔓
延
起
一
片
甜
的
滋
味
。
我
有
朋
友
嗜
好
巧
克

力
糖
，
得
到
一
盒
比
利
時
製
新
鮮
巧
克
力
，
如
獲
至
寶
。
我
喜
歡
看
她
慎
重
把
糖
放
入
口
中
，
抿
嘴

微
笑
，
臉
上
洋
溢
難
以
形
容
的
幸
福
表
情
。
她
後
來
吃
糖
太
多
，
受
醫
生
警
告
，
必
須
節
制
，
她
還

是
在
冰
箱
放
一
盒
最
好
的
巧
克
力
，
忍
不
住
時
拿
出
來
看
一
看
。
她
說
：
﹁
奇
怪
，
連
看
一
看
，
也

會
笑
起
來
。
﹂
以
後
有
學
醫
的
朋
友
告
訴
我
，
某
些
糖
中
的
確
有
使
人
亢
奮
的
成
分
，
可
是
她
沒
有

吃
，
只
看
一
眼
，
都
覺
得
幸
福
，
顯
然
又
不
只
是
生
理
反
應
。 

 
 

在
不
同
的
文
字
語
言
中
，
﹁
糖
﹂
﹁
甜
﹂
都
有
引
申
為
﹁
親
密
﹂
﹁
愛
﹂
或
﹁
幸
福
﹂
的
意

思
。
把
自
己
親
密
的
愛
人
叫
做
﹁
甜
心
﹂
，
是
用
生
理
口
腔
中
糖
的
甜
味
記
憶
，
比
喻
心
理
充
滿
愛

意
的
幸
福
感
吧
。 

 
 

好
像
美
國
人
最
喜
歡
叫
人
﹁
甜
心
﹂
，
美
國
的
食
物
也
最
甜
。
甜
是
幸
福
，
但
是
在
美
國
住
，

總
覺
得
甜
味
氾
濫
，
幸
福
滿
溢
，
有
點
膩
人
。
食
物
和
文
化
都
過
甜
，
也
許
是
歷
史
太
短
的
緣
故
吧
。

小
孩
子
大
多
喜
歡
吃
糖
，
人
生
才
開
始
，
天
真
無
邪
，
甜
味
就
像
是
童
年
的
無
憂
無
慮
。 

 
 

我
的
童
年
，
食
物
不
多
，
一
碗
白
稀
飯
，
攪
上
白
糖
，
一
顆
糯
米
粽
沾
細
白
沙
糖
，
甜
味
加
稻

米
香
，
回
味
無
窮
。
有
長
輩
從
美
軍
福
利
站
弄
到
一
包
加
奶
油
的
﹁
白
脫
糖
﹂
，
母
親
置
之
高
閣
，

功
課
做
完
，
或
考
試
高
分
，
才
獎
賞
一
顆
。
童
年
時
，
糖
就
像
神
蹟
。
我
去
教
會
聽
聖
經
，
耶
穌
顯

奇
蹟
，
變
出
五
餅
二
魚
，
我
總
覺
遺
憾
，
怎
麼
沒
有
變
出
一
包
﹁
白
脫
糖
﹂
。 

 
 

甜
味
是
人
類
最
初
感
受
到
的
味
覺
快
樂
吧
。
年
長
以
後
，
酸
、
辣
、
苦
、
鹹
、
臭
，
經
歷
人
生

諸
多
況
味
，
看
到
孩
子
伸
手
要
糖
，
只
知
道
甜
味
美
好
，
我
雖
心
疼
，
卻
願
意
縱
容
。
甜
的
東
西
，

放
久
了
，
常
會
發
酸
。
感
覺
酸
，
多
在
舌
頭
兩
側
。 

 
 

小
時
後
愛
吸
手
指
，
母
親
就
在
我
手
指
上
塗
了
醋
，
我
一
吸
，
酸
到
皺
眉
縮
肩
，
母
親
大
笑
。

吃
水
果
怕
酸
，
總
要
看
別
人
先
吃
，
知
道
不
酸
了
，
才
敢
嘗
試
。
姐
姐
那
時
候
十
幾
歲
，
已
是
少
女
，

卻
嗜
酸
如
命
。
她
整
天
含
著
酸
梅
山
楂
一
類
酸
漬
食
物
，
鳳
梨
芒
果
也
都
要
挑
青
澀
未
熟
透
的
吃
，

取
其
酸
味
強
烈
。
吃
麵
也
用
醋
調
味
，
我
那
時
不
能
瞭
解
，
怎
麼
有
人
會
喜
歡
酸
味
到
如
此
地
步
。 

 
 

甜
味
如
果
是
純
粹
幸
福
的
陶
醉
，
酸
味
似
乎
多
了
一
點
憂
愁
。 

 
 

在
姐
姐
之
後
，
我
逐
漸
也
懂
了
酸
的
滋
味
，
開
始
喜
歡
起
﹁
酸
﹂
在
味
蕾
上
帶
一
點
刺
激
的
清

醒
。
我
已
經
讀
中
學
，
發
育
了
，
有
一
些
身
體
上
的
變
化
，
有
點
害
怕
，
又
不
願
與
他
人
分
享
。
喜

歡
孤
獨
，
喜
歡
看
似
懂
非
懂
的
書
，
歌
德
的
﹁
少
年
維
特
之
煩
惱
﹂
，
總
拿
在
手
上
，
很
久
都
以
為

是
﹁
少
年
維
『
持
』
之
煩
惱
﹂
，
覺
得
有
書
可
以
教
人
﹁
維
持
煩
惱
﹂
，
真
是
太
棒
了
。 

 
 

喜
歡
酸
味
大
概
是
迷
戀
憂
傷
的
開
始
吧
。
甜
味
變
酸
，
好
像
是
幸
福
失
去
之
後
的
悵
惘
。
西
方

常
有
諷
刺
性
的
﹁
酸
蘋
果
獎
﹂
，
中
國
古
代
常
用
﹁
酸
﹂
形
容
文
人
失
意
落
魄
的
委
屈
，
有
著
一
點

對
幸
福
甜
味
的
嫉
妒
不
平
。 



五
、
曾
文
溪
畔
話
今
昔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陳
明
雄 

 
 

大
地
是
萬
物
的
母
親
，
河
流
即
是
滋
育
的
奶
水
。
對
曾
文
溪
的
依
戀
，
除
了
人
與
鄉
土
的
相
互
依

存
外
，
對
於
溪
流
兩
岸
的
孩
童
而
言
，
她
不
僅
是
童
年
歡
樂
的
泉
源
，
更
是
生
命
中
的
一
部
分
。
在

電
視
機
未
普
及
之
前
，
曾
文
溪
提
供
了
豐
富
多
采
的
童
年
。 

 
 

溫
煦
的
陽
光
，
灑
在
波
光
粼
粼
上
，
灑
下
了
一
地
暖
暖
的
金
黃
。
赤
足
漫
步
在
溪
沙
上
，
暖
暖

的
感
覺
，
直
上
心
窩
。
放
眼
望
去
，
翠
浪
翻
舞
，
好
一
片
綠
油
油
的
草
原
，
風
吹
動
草
野
，
成
群
的

水
鴨
，
山
羊
悠
遊
其
間
，
牛
兒
更
是
三
三
兩
兩
，
自
在
地
漫
步
，
岸
邊
的
釣
客
，
一
竿
在
手
，
怡
然

自
得
其
樂
。 

 
 

這
是
記
憶
中
，
曾
文
溪
畔
一
年
四
季
所
呈
現
的
風
情
畫
。
而
在
每
個
季
節
裡
，
她
更
以
不
同
的

風
貌
，
表
現
多
采
多
姿
，
滋
養
了
兩
岸
的
鄉
親
，
豐
富
他
們
的
生
活
。 

 
 

在
春
耕
時
期
，
河
床
兩
岸
，
遍
植
蘆
筍
、
甘
藷
、
花
生
與
西
瓜
，
泉
甘
土
暖
，
早
已
使
得
這
四

項
農
產
名
聞
遐
邇
。
父
母
們
忙
著
農
事
，
孩
子
們
則
樂
得
拴
牛
啃
草
，
撥
開
草
叢
，
尋
找
鳥
蛋
。
這

裡
水
草
豐
美
，
有
機
物
與
豐
沛
的
魚
蝦
，
結
合
成
良
好
的
食
物
鏈
，
養
育
了
無
數
的
野
鳥
與
棲
息
沼

澤
的
動
物
。 

 
 

自
然
環
境
提
供
了
孩
童
們
天
然
的
樂
園
，
釣
青
蛙
、
網
魚
蝦
、
找
鳥
蛋
、
捕
鵪
鶉
、
挖
甘
藷
、

焢
土
窯
。
在
砂
壤
中
摸
花
生
，
成
了
孩
子
們
最
大
的
樂
趣
。 

 
 

在
夕
陽
西
下
時
，
常
常
可
見
群
鳥
歸
巢
，
那
種
振
翅
蔽
天
，
萬
鳥
齊
鳴
的
景
象
。
或
在
新
雨
乍

晴
，
彩
虹
高
掛
時
，
喜
見
滿
天
蜻
蜓
盤
旋
，
溪
面
水
波
萬
點
，
而
這
時
白
鷺
也
會
以
群
臨
之
勢
，
鶴

立
在
牛
背
上
。
不
由
得
讓
人
想
起
杜
甫
的
絕
句
： 

 
 

﹁
兩
箇
黃
鸝
鳴
翠
柳
，
一
行
白
鷺
上
青
天
，
窗
含
西
嶺
千
秋
雪
，
門
泊
東
吳
萬
里
船
。
﹂ 

 
 

雨
後
的
曾
文
溪
、
遠
山
含
翠
，
溪
水
冷
冷
，
鳥
鳴
蛙
唱
，
白
鷺
成
群
，
彩
虹
相
映
，
銀
絲
紛
飛
，

蜻
蜓
點
水
若
魚
船
點
點
，
破
水
而
來
。
曾
文
溪
的
春
景
，
宛
如
小
家
碧
玉
，
不
假
脂
粉
，
嫵
媚
天
成
。 

 
 

嘉
南
平
原
的
富
麗
與
淳
樸
，
在
夏
季
的
曾
文
溪
畔
，
可
以
一
覽
無
遺
。
放
眼
望
去
，
河
床
上
躺

著
一
顆
顆
飽
滿
酣
熟
的
西
瓜
，
映
著
陽
光
一
如
碩
大
的
翡
翠
寶
石
，
渾
圓
晶
亮
，
閃
閃
動
人
。
打
赤

腳
、
戴
斗
笠
的
瓜
農
，
或
忙
著
採
收
，
或
挑
水
灌
溉
。
那
兩
縷
飄
然
而
出
的
水
花
，
輕
撒
在
翠
綠
波

動
的
瓜
田
上
，
與
那
恣
意
盛
開
的
黃
花
，
構
成
以
藍
天
白
雲
，
碧
水
綠
地
、
黃
花
綠
葉
與
流
水
清
泉

為
經
，
以
歡
聲
笑
語
，
汗
水
勞
力
為
緯
，
交
織
而
成
的
天
然
動
畫
。
而
在
黃
花
綠
葉
之
上
，
正
洋
溢

著
豐
收
的
歡
愉
；
在
藤
蔓
交
錯
之
間
，
更
有
著
瓜
瓞
綿
綿
，
生
生
不
息
的
喜
悅
。 

 



六
、
困
境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席
慕
蓉 

 
 

剛
剛
離
家
一
個
人
去
歐
洲
讀
書
的
時
候
，
寫
了
好
多
家
書
，
厚
厚
的
，
每
一
封
都
總
有
十
幾
頁
。

那
時
侯
，
父
親
從
臺
灣
也
給
我
寫
了
許
多
，
信
裡
常
有
令
我
覺
得
很
溫
暖
的
句
子
。
有
一
封
信
裡
父

親
這
樣
說
：
﹁
在
家
時
的
你
，
就
愛
一
個
人
到
處
亂
跑
，
一
會
兒
上
山
一
會
兒
下
海
的
，
我
總
覺
得

你
是
我
五
個
孩
子
裡
最
不
聽
話
的
一
個
，
就
像
一
匹
小
野
馬
。
現
在
，
小
野
馬
跑
到
那
麼
遠
的
地
方

去
了
，
我
還
真
有
點
不
放
心
，
有
時
候
會
輕
輕
叫
你
的
名
字
。
小
野
馬
，
離
我
們
老
遠
老
遠
的
小
野

馬
啊
！
你
也
開
始
想
家
了
嗎
？
﹂ 

 
 

在
異
國
冰
寒
的
夜
晚
裡
讀
著
父
親
的
信
，
熱
淚
怎
樣
也
止
不
住
地
滾
落
了
下
來
。
心
裡
很
不
得

能
馬
上
回
到
父
親
的
身
邊
，
可
是
，
即
使
是
當
時
那
樣
年
少
的
我
也
能
明
白
，
有
些
路
是
非
要
一
個

人
往
前
走
不
可
的
啊
！ 

 
 

在
這
人
世
間
；
有
些
路
是
非
要
單
獨
一
個
人
去
面
對
，
單
獨
一
個
人
去
跋
涉
的
。
路
再
長
再
遠
，

夜
再
黑
再
暗
，
也
得
獨
自
默
默
地
走
下
去
。
支
撐
著
自
己
的
，
也
許
就
是
遊
牧
民
族
與
生
俱
來
的
那

一
份
渴
望
了
吧
。
渴
望
能
找
到
一
個
世
界
，
不
管
是
在
畫
裡
、
書
裡
，
還
是
在
世
人
的
心
裡
，
渴
望

能
找
到
一
塊
水
草
豐
美
的
地
方
，
一
個
原
來
應
該
還
存
在
著
的
幽
深
華
茂
的
世
界
。 

 
 

這
麼
多
年
過
去
了
，
我
仍
然
在
這
條
長
路
上
慢
慢
地
摸
索
著
。
偶
爾
在
電
光
石
火
的
瞬
間
，
好

像
那
美
麗
的
世
界
就
近
在
眼
前
，
而
多
數
的
時
間
裡
，
所
有
的
理
想
卻
都
永
遠
遙
不
可
及
。 

 
 

在
這
條
長
路
上
，
在
尋
找
的
過
程
中
，
付
出
的
和
得
到
的
常
常
無
法
預
料
。
一
切
的
現
像
似
乎

都
彼
此
對
立
卻
又
都
無
法
單
獨
存
在
，
欣
喜
與
歉
疚
，
滿
足
與
憾
恨
總
是
同
時
出
現
，
同
時
逼
進
，

並
且
，
誰
也
不
肯
退
讓
。
而
在
這
些
分
叉
點
上
，
我
逐
漸
變
得
猶
疑
與
軟
弱
起
來
，
彷
彿
已
經
開
始

忘
記
我
要
尋
找
的
到
底
是
一
些
什
麼
了
。 

 
 

難
道
，
這
就
是
年
少
時
的
我
所
不
能
瞭
解
的
人
生
嗎
？ 

 
 

那
個
無
憂
無
慮
、
理
直
氣
壯
的
小
野
馬
到
哪
裡
去
了
呢
？ 

 
 

對
於
眼
前
的
處
境
，
對
於
自
己
的
改
變
，
心
裡
總
有
一
種
說
不
出
來
的
混
亂
與
不
安
，
在
這
一

條
迢
遙
的
長
路
上
，
我
難
道
真
的
就
只
能
做
一
個
迷
途
的
過
客
而
已
嗎
？ 

 
 

而
這
並
不
是
我
當
初
要
走
上
這
條
路
來
時
的
原
意
啊
！ 

 
 

我
能
不
能
有
足
夠
的
智
慧
來
越
過
眼
前
的
困
境
？
能
不
能
重
新
得
回
那
片
寬
廣
寧
靜
的
天
空
？

能
不
能
重
新
擁
有
那
跑
沙
跑
雪
獨
嘶
的
心
情
？
還
有
，
我
那
極
為
珍
惜
的
，
在
創
作
上
獨
來
獨
往
的

生
命
？ 

 
 

在
靜
夜
的
燈
下
，
我
輕
聲
問
著
自
己
，
能
還
是
不
能
呢
？ 



七
、
嚴
母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吳 

晟 

 
 

遠
在
花
蓮
警
界
工
作
的
弟
弟
，
每
隔
幾
個
月
回
來
一
次
。
每
次
回
來
，
母
親
就
會
管
這
管
那
，
告

誡
他
要
清
廉
、
要
正
直…

…

如
果
弟
弟
頭
髮
過
長
，
母
親
就
會
催
他
去
理
髮
，
摧
不
動
，
便
親
自
帶

著
他
去
村
中
的
理
髮
店
，
非
要
弟
弟
理
平
頭
不
可
，
弟
弟
常
苦
笑
著
說
：
想
要
跟
一
下
流
行
都
不
行
。

而
母
親
說
：
自
己
不
能
管
好
自
己
，
怎
麼
管
別
人
？  

 
 

父
親
去
世
之
前
，
母
親
每
天
只
顧
辛
勤
的
工
作
，
悉
心
照
顧
我
們
的
生
活
。
父
親
去
世
後
，
母

親
兼
起
父
職
，
雖
然
一
個
大
字
也
不
認
識
，
對
我
們
生
活
上
的
照
顧
，
仍
悉
心
如
昔
，
但
對
我
們
的

管
教
，
卻
比
父
親
更
加
嚴
格
。
母
親
說
：
失
去
父
親
的
孩
子
，
更
要
知
道
上
進
，
你
們
如
果
有
誰
學

壞
了
，
我
怎
麼
對
得
起
你
們
死
去
的
父
親
。  

 
 

父
親
去
世
後
隔
一
年
。
大
哥
在
美
國
獲
得
碩
士
學
位
，
回
來
帶
大
嫂
和
姪
女
赴
美
，
第
一
天
就

當
著
來
探
望
大
哥
的
親
友
面
前
，
挨
了
母
親
不
少
的
訓
斥
，
從
大
哥
不
男
不
女
的
長
頭
髮
，
唇
邊
留

派
頭
的
鬍
子
，
訓
到
抽
香
煙
，
大
哥
聽
著
訓
斥
，
一
句
話
也
不
敢
吭
聲
，
只
是
訕
訕
的
苦
笑
，
隔
天

便
趕
緊
去
將
頭
髮
剪
短
，
短
髭
刮
掉
，
在
家
幾
天
，
當
然
不
敢
再
當
著
母
親
的
面
，
大
大
方
方
抽
煙

了
。  

 
 

最
令
母
親
操
心
的
，
還
是
弟
弟
。
弟
弟
的
個
性
比
較
好
勇
倔
強
，
照
他
自
己
說
，
是
富
有
正
義

感
，
好
打
抱
不
平
。
父
親
去
世
時
，
正
是
他
初
中
踏
上
高
中
的
階
段
，
情
緒
極
不
平
穩
。
住
宿
在
外
，

常
和
一
些
所
謂
的
不
良
少
年
混
在
一
起
，
成
群
結
黨
，
打
架
滋
事
，
甚
至
和
老
師
爭
吵
，
一
個
學
校

轉
過
一
個
學
校
。  

 
 

起
初
，
我
們
都
唯
恐
母
親
傷
心
，
將
弟
弟
的
行
為
瞞
藏
起
來
，
儘
管
多
麼
憂
慮
，
只
能
暗
中
勸

導
他
，
但
這
時
弟
弟
正
年
輕
氣
盛
，
誰
的
話
也
聽
不
進
去
，
我
所
能
做
的
，
只
是
一
次
一
次
供
應
他

的
費
用
，
替
他
辦
轉
學
，
說
盡
道
理
給
他
聽
。  

 
 

直
到
有
一
年
春
節
，
堂
弟
和
村
中
少
年
發
生
爭
吵
而
挨
揍
，
弟
弟
竟
拿
出
藏
在
他
夥
伴
家
的
木

刀
，
去
找
對
方
算
帳
。
因
為
是
在
村
中
，
事
情
也
鬧
得
太
大
了
，
怎
能
再
瞞
住
母
親
？
但
也
幸
好
讓

母
親
知
道
了
，
及
時
出
面
制
止
，
才
未
演
成
嚴
重
的
後
果
。  

 
 

事
後
聽
弟
弟
的
夥
伴
說
，
弟
弟
常
告
訴
他
們
，
全
天
下
他
誰
都
不
怕
，
就
是
怕
母
親
，
怕
母
親

傷
心
。
前
面
一
句
話
，
當
然
是
逞
英
雄
的
少
年
口
氣
，
後
一
句
卻
是
實
在
話
。
我
們
既
然
知
道
了
弟

弟
最
怕
母
親
，
勸
他
不
聽
時
，
便
以
﹁
告
訴
母
親
﹂
來
警
告
他
不
可
再
遊
蕩
生
事
，
要
專
心
向
學
，

而
母
親
自
這
件
事
後
，
非
常
痛
心
，
常
抽
空
去
弟
弟
租
住
學
校
附
近
的
地
方
看
一
看
，
對
我
們
的
管

束
，
更
不
放
鬆
，
弟
弟
也
真
逐
漸
收
歛
了
他
的
野
性
，
因
而
才
能
完
成
高
中
學
業
。 



八
、
花
落
春
猶
在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陳
幸
蕙 

 
 

人
生
在
世
，
做
一
個
聰
明
人
容
易
，
但
要
做
一
個
充
滿
智
慧
的
人
，
卻
非
易
事
，
因
為
，
那
必
須

經
過
相
當
的
人
生
歷
鍊
、
長
久
的
學
識
薰
陶
，
和
深
厚
的
個
人
存
養
工
夫
，
才
能
成
就
。 

 
 

因
此
，
聰
明
與
智
慧
，
看
似
相
似
，
實
則
有
別
。 

 
 

｜
｜
做
學
生
的
，
在
教
官
檢
查
頭
髮
時
，
想
盡
方
法
以
髮
夾
隱
藏
削
短
的
瀏
海
、
在
考
試
時
夾

帶
各
種
小
抄
︵
有
一
年
大
專
聯
考
，
甚
至
有
人
以
無
線
對
講
機
和
打
旗
語
的
方
式
進
行
作
弊
︶
；
此

外
，
財
迷
心
竅
的
人
變
造
偽
鈔
、
塗
改
愛
國
獎
券
、
鑽
法
律
的
漏
洞
等
等
，
都
只
能
算
是
聰
明
，
稱

不
上
是
智
慧
。 

 
 

真
正
有
大
智
慧
的
人
，
不
去
賣
弄
如
此
微
不
足
道
的
小
聰
明
，
也
不
以
自
己
的
一
點
小
成
就
而

沾
沾
自
喜
；
真
正
具
有
大
智
慧
的
人
，
必
是
眼
光
長
遠
、
胸
懷
寬
廣
、
有
道
德
有
理
想
、
肯
關
懷
人

類
命
運
的
人
。
像
張
橫
渠
所
說
﹁
為
天
地
立
心
，
為
生
民
立
命
，
為
往
聖
繼
絕
學
，
為
萬
世
開
太
平
﹂

的
境
界
，
便
須
要
智
慧
，
而
不
是
只
憑
藉
聰
明
便
可
達
成
。 

 
 

因
此
，
在
二
十
世
紀
幾
位
頗
具
代
表
性
的
科
學
家
中
，
我
一
直
仰
慕
著
愛
因
斯
坦
。
並
不
是
震

懾
於
他
在
學
術
研
究
上
的
崇
高
地
位
，
也
不
是
因
為
著
迷
於
他
精
深
豐
富
的
科
學
理
論
，
而
是
在
讀

過
愛
氏
的
傳
記
後
，
由
衷
地
欽
佩
他
的
人
格
襟
抱
，
並
深
深
歎
服
他
超
卓
不
凡
的
智
慧
。 

 
 

加
拿
大
籍
的
名
攝
影
家
尤
瑟
夫
．
卡
希
為
愛
因
斯
坦
拍
照
時
曾
問
他
： 

 
 

﹁
我
們
該
向
哪
裏
尋
求
世
界
未
來
的
希
望
呢
？
﹂ 

 
 

愛
因
斯
坦
只
平
靜
地
說
：
﹁
向
我
們
自
己
。
﹂ 

 
 

也
曾
有
人
請
教
愛
氏
，
第
三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後
的
人
類
世
界
，
會
是
什
麼
樣
子
？ 

 
 

愛
因
斯
坦
沒
有
正
面
回
答
這
個
問
題
，
他
只
是
語
重
心
長
地
表
示
，
也
許
第
四
次
世
界
大
戰
，

人
類
要
以
木
棒
和
石
塊
當
武
器
了
。 

 
 

愛
因
斯
坦
的
這
番
話
，
常
使
我
想
起
那
些
在
激
烈
的
武
器
競
賽
中
，
從
事
精
密
研
究
的
科
學
家

們
；
這
些
科
學
家
雖
然
都
是
稟
賦
優
異
、
極
具
才
華
的
聰
明
人
物
，
但
他
們
表
現
在
研
究
方
面
的
成

果
，
卻
仍
不
能
算
是
智
慧
的
結
晶
，
因
為
他
們
的
努
力
，
只
為
人
類
的
前
途
，
帶
來
新
的
恐
懼
，
新

的
威
脅
。
而
愛
因
斯
坦
意
味
深
長
的
警
語
，
卻
能
引
導
我
們
深
思
，
使
我
們
在
理
性
與
衝
動
、
孟
浪

與
自
制
、
創
造
與
毀
滅
、
生
存
與
死
亡
之
間
，
知
所
抉
擇
，
並
且
知
道
，
要
做
最
正
確
無
誤
的
抉
擇
。 

   



 
 
 
 
 
 
 
 
 

九
、
書
香 

 
 

我
愛
書
，
愛
它
那
精
美
的
裝
潢
、
精
美
的
封
面
設
計
，
也
愛
它
那
精
美
清
晰
的
印
刷
和
字
裏
行
間

微
微
透
出
的
幾
許
油
墨
的
香
氣
。 

 
 

一
本
好
書
，
就
是
一
個
作
者
︵
或
一
個
以
上
︶
智
慧
、
經
驗
、
知
識
的
結
晶
，
它
隨
時
可
提
供

我
們
一
些
做
人
、
處
事
、
為
學
的
原
則
或
手
段
；
因
此
，
讀
書
愈
多
的
人
，
他
的
辦
事
能
力
、
判
斷

能
力
必
會
加
強
。 

 
 

坐
擁
書
城
的
人
是
多
麼
幸
福
啊
！
他
彷
彿
就
是
置
身
於
智
慧
之
國
，
有
交
談
不
完
的
古
今
賢
人

雋
士
相
伴
，
有
蘊
藏
無
窮
的
寶
藏
隨
時
供
他
開
採
。
金
錢
或
其
他
的
物
質
享
受
會
消
失
，
可
是
那
開

放
在
腦
海
裏
的
智
慧
花
朵
卻
能
歷
久
彌
新
，
隨
時
供
我
們
回
味
吟
哦
，
往
往
能
夠
在
﹁
恰
切
的
時

候
﹂
，
派
上
用
場
，
或
更
悟
出
一
些
新
的
道
理
來
。 

 
 

﹁
一
間
沒
有
書
的
屋
子
，
正
像
一
個
沒
有
窗
戶
的
房
間
﹂
。
如
果
你
是
個
知
識
份
子
，
而
感
覺

又
不
遲
鈍
的
話
，
我
相
信
你
是
有
過
此
經
驗
的
。
沒
有
窗
戶
的
房
間
，
空
氣
不
新
鮮
，
光
線
不
好
；

不
買
書
、
不
藏
書
、
不
讀
書
的
人
，
就
等
於
關
閉
了
心
靈
的
窗
子
，
而
自
囿
於
黑
暗
、
狹
小
的
天
地

裏
，
這
不
就
像
住
在
沒
有
窗
戶
的
幽
暗
的
房
間
嗎
？ 

 
 

有
了
書
本
的
香
味
，
有
了
提
供
思
想
馳
聘
的
媒
介
，
人
總
要
活
得
充
實
多
了
。
在
靜
靜
的
夜
裏
，

翻
著
頁
頁
的
書
香
，
讓
思
緒
隨
著
一
行
行
的
文
字
盡
情
的
翱
翔
，
那
該
是
多
麼
迷
人
的
一
種
境
界
啊
！ 

 
 

﹁
不
同
時
代
裏
不
同
國
度
裏
的
天
才
們
，
用
不
同
的
語
言
各
自
說
著
，
但
他
們
的
心
裏
卻
燃
燒

著
同
一
種
火
焰
，
現
在
我
能
瞭
解
他
們
，
我
心
中
因
此
感
到
一
種
神
奇
的
快
樂
；
啊
，
我
多
願
你
能

夠
體
會
我
此
時
的
心
境
！
﹂ 

 
 

讀
書
，
讓
我
們
的
心
靈
得
以
舒
展
開
來
，
我
們
的
思
緒
可
以
和
作
者
的
情
感
一
道
飛
翔
，
甚
至

超
時
空
的
馳
騁
，
無
疑
是
心
靈
最
佳
的
運
動
。
而
忘
形
在
別
人
心
智
裏
的
快
樂
，
又
是
多
麼
的
令
人

激
動
和
感
奮
啊
！ 

 
 

書
香
、
書
香
，
香
外
更
透
著
人
類
智
慧
的
光
芒
！ 

      



 
 
 
 
 
 
 
 
 

十
、
綠
意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藍
蔭
鼎 

 
 

一
個
人
的
生
活
環
境
是
非
常
奇
妙
的
，
我
們
常
注
意
自
己
的
房
子
好
不
好
，
佈
置
是
不
是
時
髦
，

卻
少
有
人
感
謝
大
自
然
的
賞
賜
。
在
人
們
呼
籲
空
氣
不
可
污
染
之
前
，
幾
乎
沒
有
幾
個
人
感
覺
到
宇

宙
間
還
有
陽
光
、
空
氣
和
水
。
一
直
到
現
在
，
可
以
說
大
家
都
忘
了
自
己
是
生
存
在
一
個
充
滿
了
色

彩
的
世
界
裏
，
以
及
彩
色
所
給
予
人
的
恩
惠
的
影
響
。 

 
 

根
據
專
家
的
統
計
，
與
人
類
生
活
有
關
的
色
彩
約
有
一
萬
多
種
，
而
我
們
每
人
每
天
真
正
感
覺

的
僅
在
五
百
種
以
內
。
這
許
許
多
多
的
色
彩
當
然
對
人
產
生
各
式
各
樣
的
影
響
，
其
中
尤
其
以
綠
色

最
具
威
力
，
青
色
次
之
。
它
們
佔
了
所
有
千
萬
顏
色
的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。 

 
 

綠
是
一
種
能
使
人
感
到
平
穩
安
定
的
色
彩
，
當
視
線
停
留
在
綠
色
中
，
和
協
、
涼
爽
油
然
而
生
。

大
自
然
給
了
我
們
綠
的
山
、
綠
的
樹
和
綠
的
草
，
每
天
一
清
早
推
開
窗
，
不
管
遠
或
近
，
不
論
俯
視

或
仰
望
。
我
們
都
可
以
接
觸
到
一
片
賞
心
悅
心
目
的
綠
，
而
這
令
人
心
平
氣
和
的
綠
也
帶
給
我
們
得

心
應
手
的
一
天
。 

 
 

青
色
普
通
人
慣
稱
為
藍
色
，
藍
天
白
雲
其
實
該
說
青
天
白
雲
，
我
們
的
國
旗
也
是
青
天
白
日
滿

地
紅
，
祇
不
過
現
在
大
多
數
的
人
已
分
不
出
青
藍
了
。
青
色
是
希
望
和
理
想
的
溫
床
，
仰
望
萬
里
晴

空
自
然
產
生
向
上
的
感
情
，
青
色
也
象
徵
了
人
類
自
由
與
仁
愛
的
天
性
和
美
德
，
代
表
了
光
明
燦
爛
。 

 
 

也
許
有
的
人
想
，
事
實
不
一
樣
如
此
，
如
果
世
界
的
色
彩
有
所
改
變
，
我
們
也
可
以
有
同
樣
的

生
活
。
好
吧
！
現
在
，
要
是
草
坪
變
成
了
刺
激
的
鮮
紅
，
綠
樹
換
成
了
耀
眼
的
金
黃
，
青
天
上
總
是

籠
罩
著
暖
霞
，
小
溪
大
河
跟
遼
闊
的
海
上
閃
著
金
光…

…

，
相
信
人
的
呼
吸
將
會
急
促
，
脈
搏
必
定

加
速
，
時
間
久
了
就
會
用
手
去
掩
住
睜
不
開
的
雙
眼
，
用
指
去
抓
不
舒
服
的
髮
膚
，
一
如
看
梵
谷
的

畫
，
燃
燒
的
世
界
也
燃
燒
人
的
肉
身
與
靈
魂
，
最
後
，
人
會
受
色
彩
的
影
響
刺
激
而
發
瘋
。
大
自
然

的
一
草
一
木
自
有
它
的
巧
妙
，
人
該
當
感
謝
它
的
調
和
才
是
。 

 
 

實
際
上
不
僅
是
大
自
然
有
協
調
的
功
效
，
人
的
生
活
還
時
時
得
歸
於
自
然
，
我
們
不
僅
用
自
然

的
色
調
來
佈
置
居
室
，
也
藉
助
它
來
平
衡
感
情
。
比
如
說
夏
天
喫
冰
淇
淋
，
如
果
是
在
一
間
大
紅
大

黃
的
屋
子
，
彷
彿
置
身
火
窟
之
中
，
嘴
裡
雖
有
涼
意
卻
也
難
免
會
滿
頭
大
汗
，
所
以
不
管
喫
的
用
的

各
方
面
都
得
配
合
。
觜
，
除
了
色
彩
，
音
響
效
果
也
有
極
大
的
作
用
，
若
在
佈
置
涼
爽
的
屋
子
裏
喫

冰
淇
淋
，
再
配
上
風
鈴
的
叮
噹
，
那
才
真
能
稱
心
如
意
。 

 
 

所
以
，
風
聲
鳥
啼
紅
花
綠
葉
都
在
我
們
的
生
活
裏
佔
了
非
常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尤
其
在
亞
熱
帶
的

地
方
，
我
們
看
到
樹
該
當
分
外
愛
惜
，
因
為
在
烈
日
驕
陽
下
有
些
地
方
濃
蔭
蔽
天
，
除
了
歇
腳
乘
涼

之
外
，
還
可
以
淨
化
空
氣
，
美
化
風
景
，
人
能
最
深
受
其
益
。
我
們
都
明
白
，
樹
與
人
生
息
息
相
關
，

這
一
棵
由
小
樹
苗
發
芽
，
慢
慢
成
長
到
枝
葉
扶
疏
的
大
樹
，
經
過
很
長
的
一
段
時
日
，
其
中
又
很
多

是
接
受
了
人
們
悉
心
的
灌
溉
和
施
肥
，
才
能
枝
繁
葉
茂
，
它
們
和
人
除
了
有
感
情
的
成
份
，
樹
的
組

織
也
是
為
人
而
造
的
，
它
的
枝
幹
堅
硬
供
人
構
木
為
巢
；
它
的
綠
葉
稠
密
給
人
蔽
日
擋
雨
；
它
的
組

硆
作
用
更
能
調
和
自
然
清
潔
世
界
，
是
以
，
一
個
聰
明
的
人
當
愛
護
花
木
，
一
個
明
智
的
國
家
該
獎

勵
種
樹
。 



 
 
 
  
 
  
 
 

十
一
、
那
隻
豹
得
到
什
麼
？ 

 
 

第
一
次
聽
到
﹁
人
死
留
名
，
豹
死
留
皮
﹂
的
話
，
立
刻
就
記
住
了
，
可
能
因
為
句
子
對
稱
鮮
活
，

幾
乎
不
用
解
釋
也
自
能
明
白
。
當
時
小
小
的
腦
筋
裏
禁
不
住
要
想
，
人
死
留
名
，
是
什
麼
滋
味
。
我

既
未
成
名
，
大
概
一
時
是
了
解
不
到
了
。
而
豹
死
留
皮
呢
？
能
留
下
一
張
美
麗
的
皮
固
然
好∣

∣

可

是
，
那
可
憐
的
豹
又
如
何
呢
？
牠
的
皮
變
成
大
衣
或
裝
飾
品
為
人
所
用
，
而
它
自
己
呢
？
那
剝
了
皮

的
豹
自
己
何
嘗
得
到
一
點
好
處
？ 

 
 

不
單
豹
，
一
切
有
用
的
和
美
麗
的
事
物
背
後
豈
不
都
有
一
段
剝
奪
的
故
事
嗎
？
半
匙
蜂
蜜
，
是

意
味
著
一
隻
工
蜂
終
其
一
生
的
勞
役
；
一
根
象
牙
，
是
一
頭
象
一
輩
子
的
歲
月
；
深
山
裏
用
來
導
引

泉
水
的
粗
大
竹
材
，
是
經
過
砍
伐
、
修
枝
、
對
剖
，
並
且
一
截
截
打
通
竹
節
以
後
，
才
能
稱
職
地
、

把
泉
水
送
到
白
雲
深
處
的
人
家
去
的
；
至
於
柔
軟
光
澤
的
絲
綢
，
其
中
每
一
經
每
一
緯
，
都
是
一
隻

蠶
的
﹁
一
世
為
蠶
﹂
所
吐
出
的
情
意
；
隨
便
打
開
一
本
書
，
都
可
能
蘊
含
著
一
個
寂
寞
受
苦
的
靈
魂
，

最
熱
切
焦
灼
的
吶
喊
。 

 
 

跟
命
運
跟
人
世
談
公
平
，
是
談
不
出
道
理
來
的
。
紅
塵
世
界
的
繁
華
，
本
來
就
是
由
許
許
多
多

甘
願
的
、
以
及
不
甘
願
的
奉
獻
所
疊
成
的
。
對
渾
然
的
璞
石
而
言
，
那
致
命
的
割
切
究
竟
是
喜
還
是

悲
呢
？
然
而
，
既
然
懷
抱
了
一
塊
玉
，
就
注
定
有
情
節
要
發
生
，
是
讓
自
己
在
痛
快
的
一
擊
之
餘
，

挖
出
美
玉
呢
？
還
是
要
待
萬
劫
之
後
，
地
裂
天
崩
之
際
化
做
泥
塵
玉
屑
呢
？
總
之
，
一
塊
含
玉
的
璞

石
會
有
一
段
長
長
的
故
事
要
說
，
有
一
段
疑
難
的
命
運
要
選
擇
。 

 
 

那
麼
，
人
呢
？
留
下
的
名
聲
，
對
墓
穴
中
的
人
又
有
何
意
義
呢
？
死
若
無
知
，
何
由
得
曉
身
後

浮
名
，
死
若
有
知
，
也
生
死
異
路
，
早
已
忘
卻
這
一
世
的
營
營
碌
碌
。 

 
 

留
皮
的
花
豹
，
留
名
的
人
，
以
及
呈
獻
出
碧
玉
的
那
塊
璞
石
，
他
們
自
己
究
竟
得
到
什
麼
呢
？

沒
有∣

∣

除
了
最
徹
底
的
剝
奪
之
外
，
他
們
一
無
所
獲
，
祗
是
所
有
美
好
的
事
物
，
既
是
上
天
所
賜
，

早
已
經
注
定
要
與
世
人
共
享
。 

 
 

所
以
，
如
果
一
定
要
問
那
隻
豹
得
到
什
麼
，
我
們
祗
能
說
，
牠
得
到
了
把
偶
然
出
現
在
自
己
身

上
的
美
麗
去
與
人
共
享
的
權
利
。 

     



 
 
 
 

十
二
、
快
樂
的
交
通
警
察 

     

十
多
年
前
為
一
睹
尼
加
拉
瀑
布
的
奇
景
，
千
里
迢
迢
到
了
加
拿
大
與
美
國
交
界
的
小
鎮
。
壯
闊
而

震
撼
的
景
觀
沒
令
人
失
望
，
但
至
今
我
依
然
難
忘
的
卻
是
當
地
的
一
位
交
通
警
察
。 

 
 
 
 

瀑
布
上
方
屬
休
閒
區
，
車
水
馬
龍
不
難
想
像
。
販
賣
店
前
的
十
字
路
口
是
交
通
要
道
，
一
位
矮

胖
的
警
察
，
以
類
似
舞
蹈
的
身
段
指
揮
著
四
方
來
車
，
他
自
得
其
樂
地
作
雙
手
掏
槍
狀
，
示
意
右
方

暫
停
；
接
著
又
像
麥
克
傑
克
遜
誇
張
地
跪
地
一
指
，
指
揮
左
方
來
車
離
去
。
經
過
的
車
主
不
時
對
他

報
以
掌
聲
，
他
也
欣
然
接
受
，
甚
至
有
三
輛
車
的
少
女
對
他
吹
口
哨
呢
！ 

 
 
 
 

事
後
我
發
覺
觀
賞
交
通
警
察
的
時
間
，
甚
至
超
過
看
瀑
布
的
時
間
。
那
警
察
的
輕
靈
動
作
始
終

縈
繞
在
腦
海
中
。
看
似
簡
單
的
事
卻
有
許
多
令
人
深
思
的
空
間
，
起
碼
在
台
灣
就
從
未
有
過
這
麼
快

樂
的
警
察
，
或
者
說
那
麼
喜
悅
於
自
己
工
作
中
的
人
。 

 
 
 
 

其
實
人
的
本
質
差
異
不
大
，
但
重
要
的
是
先
得
認
同
自
己
和
工
作
，
這
種
過
程
需
要
人
文
素
養

的
薰
陶
與
結
合
。
工
作
的
專
業
固
然
重
要
，
但
欠
缺
這
種
出
自
內
心
的
質
感
，
終
將
為
僵
化
所
束
縛
，

何
況
要
將
工
作
中
的
喜
悅
與
環
境
結
合
，
更
要
與
人
分
享
。 

 
 
 
 

當
你
有
機
會
進
入
各
種
餐
廳
，
從
服
務
人
員
端
給
你
白
開
水
的
動
作
，
將
影
響
你
用
餐
的
心
情
。

如
果
你
發
覺
服
務
生
是
用
一
種
近
乎
完
美
的
優
雅
動
作
送
上
一
杯
水
時
，
四
周
的
氣
氛
頓
時
百
花
齊

放
起
來
，
因
為
我
們
感
染
了
她
出
自
內
心
的
自
我
肯
定
與
自
信
。 

 
 
 
 

也
許
有
人
會
埋
怨
自
己
的
工
作
單
調
無
味
，
我
建
議
應
先
檢
視
自
己
是
否
真
的
為
工
作
盡
了

心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要
將
工
作
與
自
我
結
為
一
體
。
沒
有
人
願
意
否
定
自
我
，
當
然
也
就
不
會
否
定
自

己
的
工
作
了
。 

 
 
 
 

台
灣
的
空
氣
與
交
通
，
很
難
讓
我
們
的
警
察
在
十
字
路
口
舞
蹈
；
國
際
禮
儀
的
缺
乏
，
也
使
得

我
們
不
計
較
服
務
人
員
的
粗
魯
。
但
對
人
文
素
養
的
追
求
卻
是
刻
不
容
緩
的
。
當
這
個
社
會
上
每
個

人
，
都
能
以
最
快
樂
和
喜
悅
的
心
情
去
面
對
別
人
時
，
我
們
可
以
自
豪
地
對
全
世
界
宣
佈
：
台
灣
人

個
個
都
是
藝
術
家
。 

    


